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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 等 教 研 宪
,
忆马丁
·
特罗教授
乌砰 大 光
厦 门 大学 教育研 究院
,
福建 厦 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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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出讲学途中
,
忽然接到友人电话
,
告知马丁
·
特罗 教授因病 医治无效
,
于 年
月 日在加利福尼 亚湾区 的家中逝世
,
享年
岁
。
尽管我知道特罗教授患脑瘤 已经 个多月
,
但
我仍不愿相信这一消息是真的
,
因为我和谢作栩教
授正在组织翻译他的有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文章
,
准备今年出版
,
我们还在等他在授权书上 的亲笔签
名
,
并为这本书的中文版作序
。
为证实这一消息
,
我
很快登上 了伯克利高教中心 的网站
,
网页 的头条就
是特罗教授逝世的消息
,
并附有一 张他的照片
。
看
着那熟悉的身影和慈祥的面容
,
心里不时泛起一种
难以言说的哀痛
,
这是旁人无法感受到的思念和哀
痛
。
哀痛之中
,
思绪不 由地飘向了太平洋彼岸
,
与特
罗教授交往的经历不时地 浮现在眼前
,
仿佛又重新
置身于昔 日学习工作过的伯克利高教中心
。
哀痛之
余
,
我的内心突然产生一种想写点什么的冲动
,
有点
近似于本能的冲动
,
以寄托对特罗教授的哀思
。
五年前
,
我作为富布赖特学者
,
在加州大学伯克
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 中心任客座教授期间
,
有幸结
识 了特罗教授
。
没有想到
,
我与特罗教授的结识
,
竟
然有那么多的缘分在里面
。
因为去伯克利高教中心
并不是我的最初选择
,
我的选择是哈佛大学教育学
院
。
由于哈佛大学不 能给我提供一 间独立 的办公
室
,
富布赖特基金会就帮我联系到 了伯克利高教 中
心
。
赴美之前
,
才知道特罗教授在伯克利高教 中心
工作过
,
但已经于 年退休
。
俗话说得好
,
有缘千 里来相会
,
无缘对 面不 相
识
。
我到伯克利高教中心报到后
,
高教中心给我安
排了一间办公室
,
坐下不久
,
电话响了
,
幸起听筒
,
竟
然是找马丁
·
特罗教授的
。
一问才知道
,
在我来之
前这间办公室就是特罗教授的
。
由于他在社会学系
还有一间办公室
,
高教 中心就把这间给了我
。
看着
这间不足 平米的办公室
,
想到自己坐的竟是特罗
教授的椅子
,
那股得意劲就别提 了
。
我想这就是缘
分吧
,
尽管它来的迟 了些
。
说起与特罗教授的缘分
,
还不止于此
。
特罗教
授告诉我
,
成立于 年的伯克利高教中心是美国
第一个研究高等教育的专门机构 , 当我告诉他
,
我所
在的厦门大学高教所也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高等
教育的机构时
,
两个人似乎都有一种遇 到知音 的兴
奋
,
甚至有点
“
相 见恨晚
”
的感觉 这两个不 同国度
的
“
第一
” ,
似乎一下 子就拉近 了我们之 间的距离
。
当我再告诉他
,
他 的关 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代表作
—
《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间题 》一 文
,
就是由我所在的厦门大学高教所的一位硕士生第一
个将其译成中文
,
并发表在厦 门大学高教所 主办的
《外国高等教育资料 》上时
,
他更加显得惊讶
。
因为
在此之前
,
他只是听说这篇论文被译成了中文
,
但并
不知道是谁译的
,
也不知道刊登在何处
。
由于特罗教授身体不好
,
我见到他的时候
,
已经
是我到伯克利两个月之后的事了
。
我问高教中心的
同事
,
他们也不知道他何时会来
。
为此
,
我 度后悔
来到伯克利高教中心
,
甚至产生过转到斯坦福大学
高教 中心去的想法
。
因为按照富布橄特基金会的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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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,
我们可 以换一次学校
,
基金会甚至鼓励我们换学
校
。
今天回头来看
,
我来到伯克利是一种缘分
,
安排
我在特罗教授的办公室是一种缘分
,
我坚持留在伯
克利也是一种缘分
。
正 是基于这些冥冥之 中的缘
分
,
我才能有幸结识特罗教授
,
才能使特罗教授对我
这个晚辈产生了兴趣
,
才能使我们双方发现对方国
家的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
,
才能使特罗教授知
道他的论文是由我所的学生 翻译完成的
,
才能使我
成为伯克利高教中心接收的第一位来 自中国的学
者
。
这种缘分
,
无论是对我个人所从事的研究
,
还是
对我所在的厦门大学高教所
,
或是对国内学者正确
认识和把握特罗教授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
,
都是
一件幸事
。
特罗教授给我留下 的第一印象是 背有一点点
驼
,
说话声音略带沙哑
,
从外表和穿着上看
,
不像是
一个西方人
,
倒有点像东方人
。
不 过
,
在为人处事
上
,
他倒像一个典型的西方人
。
记得我们第一次在
一起吃饭时
,
他对我说
“
今天我请客
,
以后每次高教
中心学术例会后
,
如果你愿意
,
我们都可 以在一起吃
饭
,
边吃边聊
。
不过
,
从下一次开始
,
要实行 制
哄
。 ”
听他说到这儿
,
我心 里 既有些不快
,
又有点兴
奋
。
兴奋的是
,
以后可 以有更多的机会与他交流 不
快的是
,
我 又 不 是 第一 次 出 国
,
对你们西 方人 的
“
制
” ,
早就知道了
。
我们第二次在一起吃饭
,
我
极力要为他买单
,
可他就是不让
。
我想的是
“
礼尚往
来
” ,
来而不往非君子 可能他想的是上一次说过的
话
。
一直到我离开高教中心
,
我们几次吃饭
,
都是
“
制
” ,
特罗教授从没有让我为他买过单
。
从这
件事上
,
我感受到了这个老头的坦诚与可爱
。
特罗
教授年长我 岁
,
按照 中国人 的习惯
,
从
“
辈分
”
的
角度
,
他既是我的老师
,
也是我的长辈
,
我应该称他
为老师
,
可特罗教授从不 以年长而 自居
。
在相识的
日子里
,
我们之间有过多次交流
,
并逐渐地建立起了
一种师友之情
,
我把他 当成老师
,
他把我 当成朋友
。
可 以说是亦师亦友
,
亦友亦师
。
其实
,
在伯克利高教中心做富布赖特学者期间
,
我的联 系教师并不是特罗教授
,
而是威廉
·
玛丽教
投
。
本来
,
我和玛 丽教授有一个约定
,
每周见 面一
次
。
但 自从和特罗教授结识之后
,
那种一见如故的
感觉使我有意无意地与特罗教授接触多了
,
与玛丽
教授的接触减 少 了
。
有一天
,
特罗教授不经意地提
醒我
,
要保持和玛丽教授的联系
。
我有些不好意思
,
但非常理解他的好意
,
也许正由于此
,
更增加了我对
特罗教授的一份敬重
在伯克利高教 中心的学术例会上
,
常常可 以 听
·
到特罗教授的精辟见解
,
他的发言总是令人感到一
定的挑战和震撼
。
在我们共进午餐时
,
经常会把学
术例会上的讨论延伸到餐桌上
,
餐桌便成了我们两
人的又一个论坛
。
除此之外
,
我们还经常伴着湾区
和煦的海风
,
漫步于绿树掩映的校园里
,
走累了
,
就
随意地在校园的草坪或长椅上坐下来
,
一边观赏着
在我们身边跳来跳去的小松鼠
,
一边继续着我们的
交流
,
我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
。
特罗教 授 担 任 伯 克 利 高教 中心 主 任 年
一 年
。
在他担任高教中心主任之前
,
主
要研究方向是社会学
。
年
,
当他的《从精英向
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 》一文发表后
,
才把研究
的主要精力放在高等教育上
。
在他主持伯克利高教
中心期间
,
续写了伯克利高教中心在美国乃至世界
高等教育研究的辉煌
。
当时的伯克利高教中心汇集
了美国一大批研究高等教育的著名学者
,
如伯顿
·
克拉 克
、
约 翰 道 格 拉 斯
、
大卫
·
斯特恩
、
谢尔顿
·
罗斯布拉特 等
。
他 向我详细
介绍过伯克利高教 中心的发展史
,
对高教 中心的发
展
,
特罗教授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
。
他告诉我
,
高
教中心的整个建筑和内部装修都是他设计的 他曾
带我参观高教中心 的每一间办公室
,
向我讲解他的
设计理念
。
看得出
,
他对 自己的设计甚是得意
。
在最初交往的 日子
,
主要是我问他答
,
就像一位
学生在向老师请教问题
。
从他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
论提出的背景
、
高等教育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
,
以及
他对 自己理论的修正
,
到美国的高等教育市场化进
程以及美国高等教育财政 从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崛
起
,
到耶鲁大学校长 名字一时记不起来了 辞去校
长职位
,
受聘于一所营利性大学的校长 从美国高等
教育大众化的经验教训
,
到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大众
化的缓慢推进
,
再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遇到的新
问题 ⋯⋯不知特罗教授解答了我多少疑惑
。
那是一
段令人难以忘怀的 日子
,
那是人生的一种缘分
,
更是
精神上一种至上的享受
。
我们讨论最多的话题
,
是他的高等教育大众化
理论
。
我既问过高教中心 的其他研究人员
,
也直接
问过特罗教授本人
,
究竟他的大众化理论在美国的
影响如何 我也问过他
,
为什么他的理论在西 欧 国
家与在美国的发展路径不一样 我还 问过他
,
为什
么他的理论在东方 国家
,
如在 日本和 中国会 引起如
此大的反响呢 当我告诉他
,
中国从 年开始高
校扩招
,
他的大众化理论在 中国的传播及产生 的影
响
,
已经远远超过了 日本
,
他对 中国高校扩招这个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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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就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
。
他感到非常欣慰
,
他只是
说没有想到
,
然后就沉浸在长时间的沉思 中
。
也许
是因为特罗教授没有来过中国
,
他无法作出 自己的
判断
,
并由此产生 了来中国的想法
。
在特罗教授和
我的交谈中
,
他多次把中国称为一个
“
迷人的国家
” 。
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过程会更为复
杂
,
因为中国的人 口 太多
。
由于在我去伯克利的时
候
,
我国的高校扩招才刚刚推进三年
,
扩招后的矛盾
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
,
对他提出的一些问题
,
诸如就
业
、
质量
、
财政等
,
我还无法一一 回答
。
但从他的问
题中
,
可以看出特罗教授对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和
改革了解较少
,
他很关心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
进过程
,
也很关心 自己的大众化理论在中国的反响
。
也正 由于此
,
他很想有机会亲身感受一下高等教育
大众化在中国的真实进展
。
通过与特罗教授的多次交流
,
我逐渐理解 了他
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真实含义
,
也发现 了国内
对他的理论在认识上的偏差
,
遂产生了一个想法
,
就
是把我与他交流的内容以对话录的方式写成文章
,
在国内发表
。
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之后
,
特罗教
授非常高兴
。
然而
,
由于他在我回国前夕身体不是
很好
,
不能审阅我写的初稿
,
回国之后
,
我 只好 以个
人的名义发表
。
在美期间
,
我曾向特罗教授提出
,
想
翻译他的有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文章
,
他欣然应允
,
并告诉我
,
他的全部有关高等教育的论文
,
都放在高
教中心资料室的一个纸箱里
,
我尽可 以去挑选需要
的文章
。
我找到了这个纸箱
,
大约有 余篇论文
,
我从中挑选了 篇
,
并请他过 目
。
对于翻译他的文
集一事
,
也由于他健康的原因
,
联系的渠道始终不是
很通畅
,
这项工作也拖了下来
。
目前
,
此项工作己近
尾声
,
但他已经无法看到 自己的中文版文集出版了
,
这不能不叫人感到遗憾
。
应该说
,
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这个问题上
,
特
罗教授 自己是清醒 的
,
他一再 向我强调他 的大众化
理论只是一个
“
预警理论
” ,
不是一个 目标理论 同
时
,
他也深知 自己 的大众化理论的缺陷
。
在我 回国
后发表的文章中
,
我特意强 调 了大众化理 论 的
“
预
警
”
功能这一点
。
今天 回过头来看
,
我 国学者 也包
括我 自己 对他的大众化理论的
“
预警
”
作用的理解
,
并没有达到
“
预警
”
的高度
。
今天中国高等教育大众
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
,
正在越来越多地被他的
“ 预誉 ”所言中
,
甚至其严重程度已经大大超出了
“
预
普
”
的范围
。
令我 自责的是
,
我没有能够帮助特罗教授实现
他来中国看一看和讲学的愿望 原本在 年春
天
,
我已经和特罗教授约好
,
在我 月 份 回国的时
候
,
他与我一起来中国
,
到厦门大学高教所讲学
。
为
此
,
我还特意请示 了潘惫元老师
,
并提到特罗教授的
夫人 是伯克利教育学院的一
位心理学教授
,
也想与他一起来中国
,
洛愁元老师说
没有问题
。
没想到 年春天一场令人恐惧的
“
非
典
” ,
使那次讲学
“
泡汤
”
了
。
实际上
,
即使没有
“
非
典
” ,
特罗教授也很难成行了
,
因为在我离开美国的
前夕
,
由于健康的原因
,
他参加学术例会的次数减少
了许多
。
以至在我离开 的时候
,
都没有能与他当面
话别
,
只能给他发了一封邮件表示慰问和感谢
。
然而
,
时光往再
,
物是人非 瞬息之间
,
生 死 睽
隔
。
转眼间
,
我离开伯克利已经快四年了
,
四年的时
光带走了很多记忆
,
尘封了许多旧 日往事
,
可和特罗
教授在一起的岁月与琐事
,
反而变得更加清晰
。
他
那严而不威的神态
,
温和睿智的徽笑
,
为人的坦诚与
博爱
,
都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
,
永远难忘
。
现在
,
即便我再度飞越重洋
,
也无法与特罗教授谋面
,
无法
享受与特罗教授交流的愉悦 了
,
只能留遗憾于心际
,
让心灵的交流依旧
。
我对特罗教授的祟仰之情
、
敬
慕之情
、
向往之情
、
怀念之情
,
将历久弥深
。
于是我
相信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 生活只是忆念 逝者已
逝
,
生者的生活却还要一如既往
。
最后需要指 出的是
,
无论特罗教授的高等教育
大众化理论在体系上有多大的缺陷
,
也无论中国的
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遇到了多少被他言中的困境
,
对于如今那些有幸进入大学的适龄青年来说
,
大众
化理论和实践都是一个福扯
。
特罗教授已经没有机
会再来修正他的大众化理论 了
,
复归大众化理论的
真实含义
,
根据本国的国情对其进行不断的
“
修正
” ,
这一责任已经责无旁贷地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身上
九泉之下的特罗教授
,
也许正希冀看到我们对他的
理论的修正
,
而不是被他的
“
预警
”
所言中
。
特罗教授的逝世
,
对我来讲
,
是失去了一位 良师
益友 对于高等教育学界
,
则是失去 了一位大师
。
我
不禁在感慨人生控惚之余
,
思考人生与学术
。
对 于
像特罗教授这样的学者来说
,
生命与学术已经无分
彼此
,
生命不息
,
学术不止
。
生命伴学术而生辉
,
学
术继生命而永恒
。
尽管生命可 以终结
,
但学术却可
超越有限的生命
,
为后人作指引
。
学人存在的意义
,
也许正在于此
。
这也使我们在哀思之余
,
心底 尚存
一点儿不灭 的慰藉
。
谨以此文寄托对马丁
·
特罗教授的忆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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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马丁
·
特罗简介
马丁
一
特罗
,
年 月 日出生于纽约市
,
年
月 日逝世
,
生前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
究中心教授
,
国际知名的高等教育研究专家 特罗被公认为
第一位描述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化并向普及化过渡的学
者
,
年他在写给经合组织 的一篇会议论文中首
次提出这个命厄
。
特罗曾在海军服役
,
退伍时是海军少尉 年
,
在新
泽西的史蒂文斯技术学院毕业
,
获机械工程学位 , 后又进人
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读研究生
,
于 年取得博士学位
随后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任助理教授
,
年
晋升副教授
,
年晋升为教授
,
当年进人伯克利公共政策
学院
,
并获得终身教授职位 年
,
特罗退休
,
并获得加州
大学荣誉退休教授
年特罗加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
心
,
这是美国第一个致力于高等教育政策间题研究的学术研
究机构 到 年间
,
特罗 担任伯克利高教 中心 主
任
,
在此期间
,
他致力于提升该中心的跨学科研究能力
。
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上的贡献外
,
特罗对教师聘
任
、
研究生教育
、
本科生课程
、
本科生同伴间的相互影响
、
学
术界的性别问题 以及 民族多样性等都进行过学术探索 同
时
,
作为一位社会学教授
,
他对劳工 问题及学生运动的研究
也颇有形响
特罗着述颇丰
,
独 自或与他人合作发表论文 多篇
,
著作 部 ,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和 比较高等教育
。
他的
文章已被译成 日文
、
希腊文
、
西班牙文
、
德文
、
法文
、
俄文
、
意
大利文
、
丹麦文
、
瑞典文
、
希伯来文
、
波兰文以及中文
。
特罗的代表作有 《联邦民主 》
,
与
·
、
合著
, , 《英 国学者 》
, , 与 合 著
,
《学 生 和 学 院 》
,
与 等合著
, 一 ,《从精
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 》
,
论文
, ,
《教
师和学生 》
,
主编
, ,
《大学与社
会 》 黝
,
与 加 合编
, ,
《知识的新成果
,
与
, 等合著
,
特罗一生中曾在美国及一些国际机构兼职
,
包括美国教
育部顾问委员会
、
国家
科学研究理事会
、
国家教育
研究所
、
大学人学考试
委员会 肠
、
瑞典高
等教育委员会
等
特罗还是许多专业学会及机构的成员
,
包括美国艺术与
科学学院
、
瑞
典皇家科学院
、
美
国科学进步联合会
、
国家教育学会
、
英国高等教育研究会
、
瑞典社会科学
前沿研究中心
乳 等
特罗在加州大学系统曾兼任许多学术职务
,
包括加州大
学学术评议会下属的学术理事会主席 。
,
一
,
伯克利学术评议分会主席 。
,
一
。
特罗还是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
,
包括牛津大学的纳菲尔
德学院
、
伦敦经济学院
旧 本北海道大学 许多
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
,
其中包括斯德哥尔摩大学
、
索塞斯大学
、
华威大学
、
兰喀斯特大学
等
。
基于特罗的杰出贡献
,
年
,
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授
予他
“
大 学 杰 出 成 就及 卓越 贡 献 奖 —伯 克 利荣 誉状
”
以
,
谊 是 该 校 的最 高荣 誉奖
年 月
,
美国高等教育研究会
授予他
“
祖华德
·
鲍文杰出事业
奖
,
资料来派 加 州大 学伯 克利晰闻 网
,
门 大学教育研究
院 游淑芬提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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